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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岩山人

洙泗塘：曾经莲叶何田田

嘉州怀古·洙泗塘

洙泗遗风入嘉乡，一塘活水汇岷江。
草堂曾驻少陵迹，县小初开文运昌。
谢宅电光明万户，沫若诗绕旧长廊。
荷香散尽笙歌远，依旧三江映夕阳。

乐山老城原来有三处池塘：西湖塘、月
咡塘、洙泗塘。它们像三颗明珠，散落在古
城之中。洙泗塘曾经一池荷花，那里藏着诸
多乐山人文故事。

活水穿城  一塘连江
原来洙泗塘的水，从附近山上溪流中

来。溪水沿着山冲一路流淌，穿过德胜门的
老城墙的城门洞，穿城而过，途经草堂寺，
最后注入塘中。塘的排水口在承宣门，一条
沟渠穿过兴发街外的承宣桥，最终汇入岷
江。昔日住在紫云街的居民，还常到德胜门
城墙下的水道边洗衣裳，而“洙泗”二字，大
有来头。山东曲阜有两条古河，一叫洙水，
一叫泗水。春秋时期，孔子就在这两条河的
交汇处聚徒讲学，创立了儒家学说。后世文
人便把“洙泗”作为孔子教泽的代称，象征
着文脉的源头。

这里溪水交汇岷江形成水塘，与曲阜的
“二水交汇”有几分相似；乐山自古崇文重
教，于是取名“洙泗”，大约是希望本地的文
脉能源远流长。

“嘉州酒重花绕楼”
洙泗塘的上游，是草堂寺，这座寺庙，跟

诗圣杜甫扯上了关系。

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
都沿江东下，曾在乐山停留。他在《狂歌行
赠四兄》诗中写道：“今年思我来嘉州，嘉州
酒重花绕楼。楼头吃酒楼下卧，长歌短咏还
相酬。”诗中描绘的，正是与族兄在嘉州重
逢、狂歌共饮的场景。

传说，杜甫在乐山居留时，因怀念成都
草堂，便仿照成都草堂的样子在乐山也建了
一处居所，后人称之为“南州草堂”，于是也
就有了后来的草堂寺之名，位置就在今天草
堂高中一带。这虽是传说，但时间上完全可
能，毕竟杜甫在成都住了近四年，草堂是他
的精神家园，到乐山后“复制”一个，倒也符
合诗人的浪漫性情。

“草堂寺里几徘徊”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乐山县

办起了第一所新式学校——乐山县官立小
学堂，校址就选在草堂寺。就在这一年，一
个叫郭开贞的少年从沙湾乘船来到乐山城，
报考了这所学堂，他是第一届学生。后来，
他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郭沫若。

多年后他回忆那次进城考试，写道：“我
们从清早动身，坐到午后三点钟的时候，远
远看见有座很高的塔隐隐约约地从水平线
上耸立出来。塔影渐渐鲜明了，在右又可以
看见一座。前一座是嘉定城内玉凤山上的
塔，另一座便是正对着大渡河口的凌云山上
的塔了。”前一座塔，就是白塔街得名的宋
代白塔。

在草堂寺小学堂读书期间，郭沫若是个
活跃的学生。他的同窗杜高崇后来回忆说：

“开贞活跃得很。假日，我们外出郊游，他
总是雄辩滔滔；也喜欢喝酒。”少年的豪放

与才情，已经初见端倪。
1939 年，离家二十六年的郭沫若回到

乐山。他特意去寻访母校草堂寺，徘徊良
久，写下了一首诗：“依然碌碌一庸才，廿六
年后始归来。何处海棠香讯在？草堂寺内
几徘徊。”

谢公馆的主人
洙泗塘边，1923 年建起了一座气派的

公馆，主人叫谢勖哉，贵州习水人，祖籍江
西吉水，他 17岁入龙州讲武堂，加入同盟
会，参加过光复南京之战，后来到乐山任
团长、旅长、嘉定城防司令，官至少将。
1926 年，谢勖哉退出军界，一心兴办实
业。他在乐山办起了嘉裕碱厂，1929年又
建成发电的电气公司，让乐山全城第一次
亮起了电灯。他还入股嘉乐纸厂、强华铁
厂、亚西机器制造厂，成了乐山城响当当
的实业家。

谢勖哉是个有趣的人，他在护国寺办
了个“平民工读社”，收容乞丐、孤儿，上午
读书，下午做工，最多时学生达二百余人。
据说他还在工读社里办起了乐山第一家
电影院，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黑白无声片
《火烧红莲寺》。电影院分正面和背面，银
幕背后也设观众席，没有凳子全是站票，
票价折半，穷人也看得起。他还发起“妇
女不缠脚运动”，自编《放脚歌》，用最接地
气的方言唱道：“背时脚、倒灶脚，妈妈苦
逼女儿包小脚。白天包起倒容易过，黑啰
包起睡不着！”这歌一唱出来，满城妇女都
笑了，笑完之后，还真有不少人悄悄放开
了裹脚布。

谢勖哉住在洙泗塘边，对塘里的环境

也格外上心，他曾发动民众疏浚洙泗塘的
污泥杂物，还贴出布告，要求居民爱护池
塘，不要往里面倾倒废物。一个实业家，
管起了一池荷花的清浊，这也是一种“情
怀”。

荷香与歌声
洙泗塘的夏天，是老乐山人最深的记

忆。
塘里种满了荷花，一到夏天，满塘碧叶，

荷花灼灼，“那一股清冽的荷花香气四散远
溢，使人心旷神怡”。民国时人陈朝贤在乐
山《晨报》上发表《洙泗塘的荷花》，专门赞
美此处荷花之美。

草堂寺的围墙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
乐山歌舞团的宿舍。每天清晨，练功的脚步
声就从宿舍里传出来，那些花花绿绿的年轻
人，穿着紧身练功服，扎着马尾辫，从宿舍
里鱼贯而出，叽叽喳喳地穿过小巷，走向练
功房。傍晚时分，琴声、歌声、笑声从一扇
扇窗户里飘出来，整条巷子都跟着活了起
来。每逢演出日，洙泗塘一带就格外热闹，
来看戏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洙泗塘被填平，原址
建起了联运车站，专发区乡客运班车。后来
车站拆除，改建成了今天的温州大厦。荷塘
早已没了影子。但洙泗塘没有完全消失，它
的名字通过洙泗塘小学延续了下来，那所小
学的前身是私立兑阳小学，抗战时期曾有武
汉大学的学生参与教学，校园里，至今还存
有一段乐山古城墙遗迹，是1995年调查时
发现的。2025年，乐山市委对古城保护工
作作出批示，洙泗塘民国谢公馆被列入需要

“抢救修缮”的文物古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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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军

童年的三次鞭影

时光的长河缓缓流淌，冲刷了许多童
年的琐碎记忆，但有三次深刻的疼痛，愈发
清晰。那是父亲给我脑海里留下的三记深
情的鞭影，在我人生的成长历程中，始终挥
之不去。

小时候的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顽童，调
皮贪玩似乎是天性。那个年代，物资匮乏，
我身上的衣裳大多是用父亲的旧衣剪裁改
制的，宽大而陈旧。好不容易，父亲在赶集
时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条崭新的白色短裤。
那洁白的布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对
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无异于拥有了最珍贵
的宝物。

那个夏天，我穿着这条短裤在河边疯
玩，心中满是按捺不住的炫耀与得瑟。我
在伙伴们面前晃来晃去，享受着羡慕的目
光。生性贪玩，在河中嬉戏而忘了时间，一
上岸，白短裤不翼而飞……这份得意忘形
很快便招致了“灾难”。回到家，等待我的
便是一顿结结实实的“笋子炒肉”。父亲没
有过多地责骂，但那顿打，至今浮现在眼
前。它打碎了我刚刚萌发的虚荣和虚伪，
把“谦逊”深深地刻进脑海。

还是在那个年代，邻居家的一棵橘子
树，简直是我们眼中“富有”的象征，那挂满
枝头酸酸甜甜的橘子，着实让人惦记。邻居
表姐怂恿我爬树，伙同我帮她摘橘子。年幼
无知的我，为了所谓的“义气”和逞能，趁没
有别人时，偷偷地一口气爬了上大树。小心
地摘下四颗，下树后，作为奖励，我品尝了一
颗橘子的酸甜，以为那是世间美味。

然而，到了晚上，父亲得知了消息。眼

神严厉：“小小年纪，竟去偷别人的橘子！”
那个年代，偷是比贫穷更可怕事，宁愿饿
死，都不愿背负偷窃者的罪名。那一晚，我
百口难辩；那一晚，我咬紧牙关，没有哭，悔
恨的泪水滑落。从那以后，我路过橘子树，
不敢再偷窥那沉甸甸的果子。那晚，父亲
没有说太重的话，我知道有些东西，一生都
不能碰。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早已随风而
逝，但父亲的这顿教训像根针，深深地扎进
我的心里。

时光流转，我上了小学五年级，期末考
试。通知书上，数学栏目那鲜红的“10分”
刺眼得让人不敢直视。少年的虚荣心作
祟，我灵机一动，拿起笔在“1”字上划了一
横，将“10分”变成“70分”假分。

但这拙劣的机智终究没能逃过父亲的
眼睛。那一次，不仅仅是皮肉之苦，还罚我
跪在地上，发誓不再作假，并保证开学发愤
努力，全面进步。那长长的跪，膝盖的疼痛
远不及内心的羞愧。屋子十分幽静，只有
父亲沉重的呼吸声。那一刻，我终于明白：
父亲不是图一个好分数，而是要让我做一
个干干净净的人。

回首往事，父亲的三次鞭策，化作了一
种温暖的怀念。让我在成长的路上走得更
踏实，更稳健。

感谢父亲在我童年时，三次有力的教
训，不然，我也许是别一番人生。曾经的三
次鞭策，那痛彻心扉的三处红印，化成我漫
漫人生路上三枚金色的徽章。

如今，鞭影不再落下，但它留下的风
声，在我人生的岔路口，时刻提醒着我……

岁
月
感
怀

长城晨韵。 周万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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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亮

循香识桂

当时光的车轮悠然驶入秋高气
爽，连绵不绝的桂花悄然绽开了。这
秋日的信使总是来得恰到好处，在夏
日的余热与秋日的凉意交织之际，用
一抹金黄银白点缀逐渐萧瑟的天地，
用一缕幽香唤醒人们关于美好的所
有想象。

无论是我散步在市井街巷，还是
漫步于郊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闻到
桂花吐故纳新的芬芳。这香味，还未
浓稠，但已经让我猝不及防，有一些
神秘的花语在向我招手，我只是匆匆
走过，抬头一觑，金色的银色的花瓣
已经密密麻麻地簇拥在一起，似乎在
抱团取暖。那香气不似玫瑰那般热
烈奔放，也不似茉莉那般清冷幽远，
它带着一丝甜暖，一丝温润，若有若
无地萦绕在鼻尖，让人忍不住驻足寻
觅。每每此时，我总会想起古人所说
的“闻香寻桂”，这确是一种独特的秋
日情趣。

桂花犹如“蕙心兰质”、养在深闺
人未识的少女，就这般浓妆淡抹总相
宜地飘然而至。她不需要艳丽的色
彩招摇过市，也不必凭借硕大的花型
引人注目，只是静静地绽放在枝头叶
隙，以暗香浮动征服每一个过客的
心。这种含蓄的美学，恰是中国文人
最为推崇的品格——内在的芬芳远
比外在的张扬更加持久动人。

桂花分为“金桂、银桂、丹桂、四
季桂”。每一株桂花树都是大自然的
调香师，根据土壤、气候、树龄的不
同，调制出独一无二的香气配方。这
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家的那株老桂，
每到中秋时节，香气能飘满整个院
子，那是我记忆中最浓郁的秋的味
道。

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
静春山空。真是写得太妙了。像我
这样的闲人，不是才能看见桂花开放
（抑或落下来）而茫然失神吗？而此
时，高山仿佛一下子变得空旷。一落
一空，一低一高、一近一远，那是禅意
的诗意和动静相宜的妙不可言。

至于八月十五的桂花，诗人们又
另起炉灶，唐代宋之问的《灵隐寺》：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其喻意不
言自明。唐代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
郎中》：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
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
谁家。中秋的月光照射在庭院中，地
上好像铺上了一层霜雪那样白，树上
的鸦雀停止了聒噪，进入了梦乡。夜
深了，清冷的秋露悄悄地打湿庭中的
桂花。今夜，明月当空，人们都在赏
月，不知那茫茫的秋思落在谁家？唐
代皮日休《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
子》：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
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
人。桂花从天而降，好像是月上掉下
来似的。捡起殿前的落花，花瓣上还
带着刚滴上的露水。我到现在也不
明白吴刚为什么要跟桂花树过不去。
这桂花大概是嫦娥撒下来给予众人
的吧。

桂树生长在月宫中的传说，让这
平凡的植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每当中秋月圆，仰望明月中的阴影，
人们仿佛真的能看到吴刚伐桂、玉兔
捣药的影子，而人间盛开的桂花，则
成了连接凡间与仙境的桥梁。

悲秋也好，赏月也罢，这桂花就
是秋天的第一枚信笺。它落落大方，
款款而来，让你羞涩地与之共情共
鸣，深情地相拥相抱。在你打扫庭院
中落下的花瓣时，让你想到“落红不
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你捡
拾或敲打下桂花做桂花酒的时候，想
起“不是人间种，移从月里来，广寒香
一点，吹得满山开”，在你桂花树下赏
中秋的圆月时，想到的是“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

桂花的妙处还不止于此。记得
小时候，母亲总会在这个时候采集
新鲜桂花，制作桂花糕、桂花蜜、桂
花酒。那些瓶瓶罐罐里封存的不只
是桂花的香气，更是整个秋天的味
道。待到冬日，打开一罐桂花蜜，冲
一杯温水，那氤氲的香气瞬间将人
带回秋日的暖阳下。这种通过食物
延续的季节记忆，是中国人特有的
智慧。

采莲子

■ 艾瑞莎

池水一整天都在等。
等晚霞软下来，等竹篓灌满，等田

埂上的泥巴把某个人的脚踝认成老朋
友。它等来一团红——红 T 恤，红脸
蛋，红彤彤的小人儿往墨绿的边上一
戳，整池莲叶都“哗”地侧了侧身。风
的缝隙里挤满莲蓬的窃笑，那个歪脖
子的，梗子滑溜溜地躲了三次指尖，最
后一次，它没躲。

扑通。
水花是圆的。笑声也是。姨妈

从 叶 海 里 拱 出 来 ，黑 亮 的 脸 膛 上 有
两 排 白 牙 在 闪 光 ，她 冲 泥 坑 里 那 个
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小人儿喊：“哪
家的红鲤鱼来偷莲子了哇？”乐山人
的 腔 调 打 着 弯 儿 ，每 个 字 都 沾 着 荷

叶 的 潮 。 小 人 儿 站 在 齐 腰 的 浑 水
里，泥从下巴滴到胸口，滴答，滴答。
她 两 只 手 高 高 举 着 一 枚 完 整 的 、青
碧 的 秋 。 咧 着 嘴 ，泪 痕 在 泥 脸 上 淌
出 两 道 白 印 子 ：“ 姨 妈 ，看—— 我 拔
下来了！”

满池的莲蓬都在点头。
风吹过来，把她们的笑声拧成一

根绳，拴在落日上。绳子断了，笑声碎
成满塘的金粒子。一片叶子接住一
粒，一个莲蓬兜住一粒。等到夜深，那
些金粒子就从水底浮起来，像星星一
样亮了。

天快亮的时候，一颗粒子跳上窗
台。小人儿翻了个身，梦里说了句：

“我没偷。”

谷粒叩响小凉山

■ 郭菲

我立在山坳，听风漫过峡谷骨架
秋天碎成金属质感，散落在
层层堆叠的梯田
竹筐接住大瓦山滚落的体温
泥土留存一季雨水的温存
我见过小凉山旧日剪影
查尔瓦裹住寒凉，云也落得沉默

而今镰刀划开暮色边沿
谷粒跳荡，叩响村落的平仄

挑花头巾掠过彝家新寨
旧时光顺着山涧，悄悄往深处退守
卸下关于贫瘠的叹惋，那些
悬置许久的念想
在田垄之间，慢慢得以实现

不必仰望天际许下空洞的愿
这片土地，本就存有
火把淬过的叙事
秋天就此驻扎，生根，且绵延


